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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巴拉东湖的蓝色水中，升起了一个像维纳斯女神的赤裸女孩。她的头发掠过巴达桑尼

湖滨一串串芬芳的葡萄。她的头的后面，还画着更多的葡萄，它们围住了密斯可尔的炼钢

炉。美丽的长长的布匹，代表着雪奇特地方的纺织工厂，它们从比克斯那座千年大教堂的四

塔尖的顶上悬下来，一直拖到地。在这些画像之间 ，有穿了民族装的农民在跳舞，有穿着日

常衣服的农民驾驶拖拉机，有表现匈牙利人健美的运动员，还有来往于布达佩斯的急行列

车。在这幅绘画地图的一边，站立了两个理想化的、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庄严的、天

使般的孩子们在吹着长喇叭。周围以及上面，展开着一幅巨大的字卷，上面写着字：“欢迎

外国游客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来！”那上面还钉着共和国的国徽，它那最显著的特征是：一

个铁锤和一束麦穗交叉着，这上面是一颗五个尖头的红星。我看见一个年轻兵士，此时正在

设法挖掉这颗红星。 

         他轻快地吹着口哨，穿着不大合身的制服的身体微俯向前——这套制服是依照苏军制服

制作的。他全神贯注地在干这件工作，用一把锉子想拔掉那个红星。这工作不易干，它是很

坚固地被镶嵌在墙壁上的。当初做的时候就想长期保存的。但那个红星终于给取下了。年青

的兵士带起工具，用鞋跟将小石块踏成粉末，逍遥地走去了。 

         另一颗红星被取去，却省力多了。一群兵士扯下了红白青色的匈牙利旗，在旗子中间用

刀子小心的挖了一个圆圈，割去了国徽重新把旗升上去。 

         这是10月27日，星期六早晨，我在匈牙利边境车站的海奇夏龙所见的情形。此时匈牙利

发生的革命还不满四天。自从10月23日夜间爆发于布达佩斯之后，革命便以不可抗拒之势波

及到了各省。现在我竟看见那反抗的浪潮达到了国境边沿。路对面，在那支上面涂以红白青

三色彩条的界限木后面，站着一群怒气勃勃的新闻记者，其中多数是奥、英、德籍的。一个

奥国的边境警察正在使他们稍安勿躁。他们有车子，可没有入境证，而在这个时期，奥国官

方是不能让这些无入境证的新闻记者们通过的。我是有了入境证却没有车子。我们全都想上

布达佩斯去。隔了这梗边界木，他们和我可说是“异病相邻”。我拟了一个短电，预备送到

维也纳去拍给《工人日报》，说我已进入匈牙利国土，正企图再向前去。 

         我仍处于狼狈之境，而且我得招认，还有一点儿害怕。我的天真的期望是：一到了维也

纳，或者，最不幸，一到海奇夏龙，我就会被当作贵宾，一路迎接到布达佩斯的，有如我七

月间来匈牙利的情形一样。在边界的海关上，我说明自己是匈牙利共党的报纸《自由人民

报》的伦敦通讯员，同时又是《工人日报》驻匈牙利的特派访员时，关员和兵士们对我表示

得十分冷淡。他们相互间交谈，说我是一名共党记者。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几条毯子，让我

在招待室的沙发上睡觉，第二天早晨，他们给了我一杯咖啡，当我说我没有匈牙利钞票付账

时，他们只对我笑笑。不过当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打个电话到布达佩斯，或至少到基安尔

去叫辆汽车来接我时，他们却简捷地回答我说，革命正在进行，电话与汽车都要为别种目的

服务。当朝阳临到那荒寂的平原时，我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这才发现了那些兵士的帽子

上，己经将帽徽摘去了，我是落在反匈牙利政府军的手中了。这些人自称为革命者，或被称

为反革命者。我是回不去了。就是退了回去，那么凭了我这张限用一次的入境证，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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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匈牙利的。如果这样，则我所委任的工作未曾开始就完结了。我也无法前进，因为我没

有交通工具。留住原地也是不成的，因为他们能够给我吃的只有咖啡，而我却已经饥饿得要

命了。唯一事情我能够做的，就只有在附近周围去闯，希望日间有过境来的其他记者，能有

空的车位，让我搭乘。 

         我以悲伤的心情回忆起伦敦伊顿广场匈牙利领事馆中那个年青人的乐观态度，给我入境

证时，他向我保证说：“这是按照英姆雷·纳基同志本人的训令发出的”，他说，布达佩斯

知道你要去，一切都安排好了；又说，如果维也纳没有飞机去匈牙利，我只要跑到该地的匈

牙利领事馆去，“他们就会给你任何帮助”。听了他的话，因此我随身只带了十个英镑。我

在匈牙利有朋友，该地的银行里又存得有钱，纵使是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飞机停了航，从维

也纳的匈牙利领事馆，弄一辆汽车送我到边境，再由匈的首都派出一辆汽车到边境来接我，

该是容易不过的事吧。还只在前一天，伦敦的《工人日报》就向它的读者们保证道：“政府

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局势在稳步改善中”。 

         我在维也纳的领事馆里浪费了将近五小时。他们是客气而且同情的。但他们无法跟布达

佩斯通电话——联络在午夜就已断了。他们不能借辆车给我。而且——非常抱歉，他们不能

借我一点钱。“如果你想去匈京（布达佩斯），我们不能阻止你，”他们说：“但我们也不

能帮忙你。”  

         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领事馆里，请求签入境证的记者们中，有《每日邮报》的积夫雷·勃

利斯，他神气活现，穿着时新的服装。他是突然从开罗搭机飞到此地的，所以必须改变行

装，借以适应维也纳秋季的寒冷。不过为要接受前去维也纳的任命，光是改变服装还不够。

他告诉我，英国的记者们，包括他的同事诺尔·巴勃在内，化了怎样可惊的代价才雇到车

子，去冒那个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的160英里路之风险。有些人干脆地就卖了汽车。我如果打

电报给大卫·恩雷——《工人日报》的书记——说我要钱买汽车，他一定会惊骇得目瞪口呆

的吧。因此我感激地接纳了勃利斯让我搭载到海奇夏龙去的提议，在该地，他将会合巴勃，

收取他的电稿。巴勃在前一夜里，曾独自驾车到了匈京，并回到海奇夏龙，或许他愿意带我

前去布达佩斯。不过当我遇见巴勃时，他却即将出发，到西部匈牙利去旅行。他这种不小的

勇气，稍后，让他得到了报应——苏军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盖骨，受了重伤，在医院里过了

好些个危险的日子。 

         勃利斯和我就这样地从维也纳出发，在微雨中，到达奥国边境地点尼克尔斯道夫，时间

大约为下午九点。这里充满了新闻记者与红十字会人员。在警卫室里，有一个兴奋的女孩声

音，在电话筒里叫喊，只听到：“200人受伤；他们十万火急需要血浆跟别的你们能够送出的

东西。” 

         “打匈京来？”一个愁眉苦脸的奥国军官，拿起我的护照，伸手去拿橡皮印时，向我发

问。“不，”我说：“我是去匈京。”他吃惊地望着我。一个年青人说：“你去不了匈京

的。” “我得试试。”我回答。“你会送命的，”他说，“你在自杀。” 

        费了几分钟唇舌，才使他们相信我真的要上布达佩斯去。他们看了看我的匈牙利入境

证，在我的护照上遗憾地盖了印，然后派了两名带来福枪的兵士与我们一同上车，保护我们

沿着那条无人地带的道路，通过黑暗潮湿的荒原，汽车向海奇夏龙开去。当我下车时，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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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和我握了手。我相信他们以为我是发了疯。 

         此地，我又回到我生平第一次出国访问的那个国家。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我踏在它的

土地上会觉得安全，而且像处于朋友之间 。在这个国家里，举凡过去14年中成为我习惯的、

象征的一切东西，特别是苏联的红星，已经成为正式的徽章了。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

当了权的。在这个国家里，一种新生活在建立，那里是工人当了家；那里，有如拉可西（译

者注：匈牙利共党的头号领袖，一直当权到匈牙利革命的前夕。）在五年前就说过的，“那

可咒诅的过去的遗留，业已消失，”“我们劳动人民安静地瞻望明天，怀着对于较善未来的

可靠认识，按照了计划，正胜利地建设他们自由、社会主义的国家。” 

         一个痛苦的觉醒正在等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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